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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

这千年的陈酿，不知是怎样发
酵而成。

你，从远古深情流来，不是流
行风却流行成风。你那地老天荒
的情愫、原始的声音，透过最质朴
的律动，醉了几代人的心扉。

哦！你这源远流长的爱！你这未
了的情。

——张锐

【棉农】

身边簇簇雪，
手中朵朵云，
明丽的彩画里，
叠印着你的欢欣。
泼雪的炽热，
洒云的恒温，
你素色的爱，
遍布了城市乡村。

——张培勋

【晚归】

小河碧水，林间苍
翠，父老乡亲笑晚归。

夕阳醉，野花美，梆子
腔唱家乡味。

满村袅袅炊烟飞，听，
汽笛响，看，轿车回。

——李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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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为15630730721。
倾听您的心声，期待您

的短信留言。

百姓茶坊

那时候，我还很小
老家就已经很老了
老堤老树老宅子老房子
南墙根蹲着晒太阳的老人

当我像一枚落叶
被秋风吹回故土
被我写了多少年的老家
正酝酿着一场盛大的春暖
花开

谁能告诉我
我与老家谁更老
天上的明月手中的杯
今晚，可否说个明白

老家
■■祝相宽祝相宽

花开诗旅

暖鞋
■■张必强张必强

儿时的冬天缺吃少穿，每到这个季
节，我的脚上都会生冻疮，发热后很痒，痒
了我就用手去抓，如果抓破了就会发炎溃
烂，溃烂可能一直到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
候才会痊愈。直到现在，我的脚上还留有
冻疮疤。

那些年，人们很少舍得花钱买鞋穿，穿
的几乎都是手工做的布鞋，空闲时家庭妇
女们就开始张罗着做鞋了，从来不会做鞋
的母亲也为我做了一双暖鞋。

做暖鞋首先要把平时积存的各种旧衣
服拆掉，挑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准备好
半盆麦粉和的浆糊，再找块木板，把各种颜
色的旧布头放在木板上一块块糊起来。然
后刷上浆糊一层一层粘起来晒干，最后就
成了又厚又结实的一大块布板，这就是用
来做鞋底的。

等完全晒干后，比对着早就准备好的
用纸剪的“鞋样子”剪裁下来，再用一块稍
大的白布精细地把它包住压好边儿，就成
了“鞋底子”的雏形。

最费神费力的是纳鞋底。要想做一双
合脚的鞋子，纳鞋底是最关键的一步。母亲
用一个大锥子很费劲地在鞋底上扎一个
孔，再把针线穿进去，每缝一针就需要扎一
个孔。她不时将锥子尖放在头皮上划一划，
我问她这是为什么，她说头上有油，这样磨
一磨锥子就会光滑些，穿透鞋底省力些。

一个鞋底上布满了针脚，密密麻麻，每
一针的辛苦只有母亲自己才知道。苎麻线
都是母亲利用空闲时间用手搓成的，千针
万线地把鞋底布缝得结实紧密。那黑色的
线，洁白的鞋底，一针一线都是心血，无数
个夜晚，月华如水，母亲手上戴着顶针，纳
鞋底的大针偶尔划过发髻，我便在母亲“刺
啦刺啦”的拉线声中安然入眠。

纳好鞋底，接着就是绱鞋帮，弄好鞋面，
然后在上面填上棉絮，内贴里布。鞋面也是
布面，穿了细麻绳的钢针从上往下，便把鞋
帮和鞋底一起穿透，然后用力拉紧针线，如
此反复，鞋帮就被紧紧地绱在鞋底上。

鞋子做好后还不能马上穿，还要把用
木头做的鞋楦子装进新鞋子里面放样，并
喷上水，使整个鞋面定型。过几天可以正式
试穿的时候母亲就喊孩子过来，看到自己
辛辛苦苦做的鞋子穿在孩子脚上，母亲仿
佛在欣赏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脸上便绽放
出欣慰的笑容。

我母亲是个粗人，只会干农活，不太会
做手工活，可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在冬天里
不受冻，硬是学会了做暖鞋的技术，虽然比
别人家的鞋子难看一点，但我就这样穿着
一双母亲亲手做的暖鞋度过了一个又一个
数九寒冬。有时候暖鞋弄湿，脚冷了，我就
直接放在火熜上烘，时间长了连鞋底烘焦
了都不知道，直到烫脚了才发现，那时就免
不了被母亲责骂一顿。

这样的一双暖鞋，勾起我许多儿时的
记忆。暖鞋的味道，是爱的味道，它包含着
母亲的心血。一看到它，我就想起了童年的
生活，想起那一岁一枯一荣的老家，还有那
斩不断的亲情。

人生百味好久不见，我的老同学
■■姜秀伟姜秀伟

当某一天被邀请加入高中同学微信群
时，我一点也没有感到意外，一切好像都是
时间安排好的那般自然。相遇的人们，迟早
会相遇，哪怕隔着万水千山。重归高中时代
大家庭，再见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庞，心里只
有漫漫岁月积淀而来的温暖与感动。

没有影视剧中喧嚣场面的铜臭味，
也没有追名逐利假面下的尔虞我诈，更
没有嫌贫爱富的冷嘲热讽。多年不见的
老同学再相遇，只有重绽的灿烂笑脸、
一声温暖的问候、对生活的热爱与追
求，还有我们共同拥有的、永不褪色的
青春岁月。

我们在一句句嬉笑声中，在一张张愈
发成熟的笑脸中寻找着熟悉的小伙伴。我
们共同回忆着曾经的校园时光，一起拼凑
出当时的欢乐场景，脱口而出高中时彼此
的绰号，此起彼伏道着一声声“老师
好”……微信群里叽叽喳喳好不热闹，恍
惚间我们又回到高中时期的大课间。那一
刻，被岁月封印了十数年之久的校园记忆
再次开启，重新绽放出青春的风采。

原来，我们的十八岁，从未走远，一

直悄悄藏在我们内心深处。
高中时期的班主任张老师还是微

胖，一脸温和。谈笑间，大家多想一起
重回高中时的教室，再听张老师上一
堂课……那时不懂老师们饱含期待的
目光，不解老师们的严厉与付出，懂时
多怀恋，已人至中年。

曾经稚气未脱的少年，如今都已过
而立之年，或已成家立业，或已为人父
母，遍布国内外，分落天南海北。有人
执教于三尺讲台，成为一名平凡又伟
大的人民教师，有人在行政单位在基
层服务于民，默默奉献着自己的一份
力量，有人成为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还有人在商海中奋力拼搏，成为时代的
弄潮儿……

岁月改变了太多太多，从空间上把
一个班级延展到五湖四海，从时间上让
一个个懵懂少年成熟精致起来，然而唯
一没有改变的，是一颗颗被那个纯真年
代沐浴过的赤子心。

我们虽远隔千里万里，但只需一句
暗号似的昵称，一句对少时某个场景的

调侃，瞬间，那些漂泊的心就又能再次
聚集到一起，那些青春洋溢的笑脸，又
能清晰地闪现在眼前。

米儿、豆儿、小花儿、小葵、虾米……
我们更习惯称呼彼此高中时代的绰号，
那是属于我们独有的印记，是重启过往
岁月的密匙。我喜欢同学们回忆里的

“成绩好的喜欢，成绩不好的也喜欢”的
张老师，当得知她明年就到了退休的年
纪时，心里不免有些酸酸的。

曾经的少年都真正地长大了，而那
些一路陪伴着我们，引导我们成长的师
长，也要渐渐变老了吗……

岁月，愿你待我们的父母，待我们
的老师多些温柔，不要让他们这么快老
去。曾经不谙世事的我们，已读懂他们
当年的那份含辛茹苦。

好久不见，老同学，好开心又见到曾经
的你，愿征途上的少年里永远有你有我，愿
我们内心永远保留着一份纯真，一份赤诚，
见与不见，都心怀一份牵挂，互相温暖。

愿山河无恙，愿我们历尽千帆，归
来仍是同班的少年。

生活手记母亲的尺子
■■魏益君魏益君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给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她手中的那把尺子。

母亲会做缝纫，手中的那把尺子，随意比
划几下，就会设计出漂亮的衣裳。那台“永久”
牌缝纫机，每天都被母亲踩出悦耳的声响。

那把尺子不仅可以丈量设计出精美
的服装，还承载着戒训矫正我们人生的
责任。记得上小学时，我一度厌学，经常逃
课。母亲知道后，表情严肃地让我伸出双
手。她高高地举起尺子，重重地打在我的
手心。尺子落下，手掌钻心地疼，我咬紧牙
关不出声。母亲打过之后，背过身去，好像
是哭了，声音低低说：“我这么累死累活，
为的是什么呀，你对得起我吗？”母亲的话
让我无言以对。过后我发奋攻读，终于出
息地考上大学。

但母亲的尺子对弟弟却没有起到作
用，弟弟初中没读完，便辍学走上社会。

我和弟弟都成家立业后，母亲自己住
在老宅，依然踩着那台缝纫机，做着好看的
衣服。

母亲年事已高。老宅子因为修路也要
拆了，我就打算把母亲接到城里来住。接
母亲走时，母亲说什么也要将那台缝纫机
带上，我不想让母亲不高兴，依了。

母亲进了城，依然闲不住，经常去购
一些布料，给我们做一些内衣内裤之类的
东西。每当看见母手中的那把刻度早已不
清尺子，心中就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滋味。

时光匆匆，一晃一年过去。母亲近来
却心神不宁起来，天天嘟哝着要回乡下，
说想那些左邻右舍了。我就和弟弟商量，
让母亲到他家住一段时间。谁知二弟却言
辞强硬，说母亲一直心疼我，还把我供上
大学，就应该住在我家。和二弟商量几次
不成，我就把实情告诉了母亲，想让母亲
安心住下了。母亲听了，神情黯淡，什么也

没说。
有一天，母亲让我给二弟打电话，说

让他来趟县城，有东西给他。二弟兴冲冲
地赶了来。

二弟坐下后，母亲就开始从头到脚地
打量起二弟来。母亲的动作弄得二弟瓮声
瓮气直嘟囔：“干什么呀，这是！”

这时，母亲从身上掏出一把断为两截
的塑料尺子，对二弟说：“来，我给你量
量！”

二弟就说我不穿你做的衣服，老土。
母亲不管这些，在二弟胸前量起来。但母
亲的尺子始终只在二弟的胸口摆弄，二弟
不耐烦了，问：“您这是干嘛？”

母亲一边专注地测量，一边说：“这尺
子不仅能量尺寸，还能量人心，我量量你
的心有多长。”

二弟听母亲这样说，“腾”地站起来，
向后退了两步，说：“你不用拿话挤兑我，
您从小就只疼着俺哥不疼我。”

母亲说：“你还认识这把尺子吗？那次你
不上学，我打你手心，将尺子打断，也没有把
你赶回学校。娘没有文化，不会拿话教育你
们，娘只想着拿这把尺子使你们出息！”

二弟仍然咆哮着：“看看这把尺子断
了的尺子，就知道您对我有多狠了！”

我在一旁实在看不下去，走上前把母
亲的裤管掀起来。母亲的小腿露出来，上
面的血管像蚯蚓一样曲张着，明显凸出皮
肤。二弟见了，不解问：“这是怎么了？”

我说：“这是静脉曲张。那年冬天你感
冒发烧，是母亲抱着你去医院时，趟过村
头那条宽河落下的病，一直也治不好，母
亲也从不在人前露出她的腿。”

二弟听了，半天没说话。不一会儿，二弟
突然向母亲跪下来，接过母亲手中的那把尺
子，噙着泪说：“娘，我错了，走，咱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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